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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尾隨賈法官來到他家，在屋

外候了一個多小時。過了不久，看

護出門了，我走到大門口，從口袋

裡掏出兩把鑰匙，插入鑰匙孔後輕

輕一轉，這扇鐵門無聲無息地打開

了。我又順利地打開第二扇門，然後悄悄潛入

屋裡，躡手躡腳穿越客廳，踩著無聲的腳步，

猶如野狼靜靜地逼近牠的獵物。我來到他的臥

房門口，輕輕地轉動門把，把門開了一個小

縫，然後將眼睛湊上去，獵物坐在床上看書，

我推開門，大步走了進去，獵物果然被驚動

了，不過我不怕他逃跑，他雙肩一抖，驚愕地

抬起頭。

「是你？」賈法官放下手中的書，滿臉錯

愕。

「對，就是我」我搖晃手中的兩把鑰匙，

「謝謝你的鑰匙。」

「你是早上的……」

我點頭，然後皺起眉毛，不悅地說：「你

不按照計畫來，真的令我很困擾。」

「對不起啦！因為突然下大雨……」

「下雨？那不能當理由吧？」

「雨下得那麼大，我全身都會被淋濕，我

可不想死得像一隻落水狗那麼淒慘，我啊，死

也要死得美美的。」

「反正，你應該照你所說的，上午聚會結

束就立刻回家，等我過來殺你才對，這還是你

特別交代的。」

「我捨不得教會的弟兄姊妹嘛！」賈法官

嘟著嘴說：「我一想到以後就沒機會了，就乾

脆留下來和他們吃最後一次愛餐，喝最後一杯

茶，而且雨又下得那麼大。」

「還好我早上跟著你到教會去，不然豈不

是在你家一直等到你回來？」

「我說了，很抱歉。」

「你這個委託人還真麻煩，尾款呢？」

他從枕頭底下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然

後緊抓著信封，深深嘆了一口氣，語帶惋惜

地說：「這些是我所有的錢了，現在教會要

羊群裡的狼（下）                 

我的音量越來越高，無法接受這個叫我 

收刀入鞘的法官又叫我再度揮刀， 

看來病痛磨損了他鋼鐵般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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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頭沒下雨，但天邊又滾來一大片烏雲，為這個陰溼的

下午捎來不祥的色彩，我的獵殺行動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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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新會堂，我本來想要奉獻的，現在沒辦法

了……」

我朝他走了過去，接過沉甸甸的信封，裡

面裝滿了千元大鈔，我哼了一聲。

「你不數數看嗎？」他問。

「不用了，我相信你不會騙我，賈法官、

賈長老。」

他皺起眉頭，看起來不太高興。「少說廢

話了，快動手吧！趕快給我一針，讓我舒舒服

服地走。」

我看著他，字字清楚地問：「你真的想

死？」

「嗯！」他點頭，嘆口氣說：「我孤單一

個老人，中風又是癌症末期，癌細胞轉移到

骨頭之後，每天就痛得不得了，我實在受不

了，想早點死，又偏偏死不成，就這樣一直拖

著。」

「那你的上帝呢？你怎麼不求祂早點帶你

走？」

「你以為我沒求嗎？」他生氣起來，「我

每天向祂求死，求祂早點帶我走，祂就是不

肯。」

「所以你寧可花大錢，雇人來幫你作安樂

死？」

「差不多就是這樣」他聳聳肩。

「你可真是急性子。」我冷笑，逕自在他

床沿坐了下來，不過他似乎不怎麼歡迎我就是

了。

我說：「有一件事，我很好奇，自殺也算

殺人吧？這樣的話，你可以進天國嗎？」

賈長老臉色大變，有好幾秒鐘都講不出一

句話來，即使後來開口說話，也是斷斷續續

的。「這……這不干你的事，嚴格說來，我也

不算殺人，因為動手的人是你……不然我該怎

麼辦……還有，這不干你的事，我也沒必要回

答你。」

「不干我的事？」我大笑，看著他說：

「法官大人，你當真忘了我啦？」

「咦？」他很困惑，「你認識我？」

我微笑點頭。「十五年前，我原本應該被

判無期徒刑，還有人嚷著要判我死刑，可是你

念在我未成年又是初犯，所以對我從輕發落，

只判了我十五年的有期徒刑，我記得我被判刑

的那天，你走到我旁邊，對我說了一句話。」

「什麼話？」

「你對我說，收刀入鞘吧！以後不要再犯

罪了。」

他手一拍，大叫：「我想起來了，你就是

那個差五天就滿十八歲的少年，你持西瓜刀搶

劫，還砍死了人。」

我有點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賈法官突然生氣起來，聲色俱厲地責備

我：「你到底在想什麼？還沒學乖？我沒判你

無期徒刑，就是要給你一個自新的機會，結果

你出獄之後竟然還跑去當殺手？」

他揚起眉毛，狠狠數落我一頓，罵我不知

改過向善，不珍惜生命，他雖然老了、病了、

死到臨頭了，仍不改愛說教的本色，他責備的

話語如同鞭子，抽得我的心陣陣發疼。

我火了，反問他：「那你呢？你想自殺，

又不敢自己動手，就花錢找別人來做，這也是

陷人於不義啊！弄髒別人的手就可以嗎？這不

是更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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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音量越來越高，無法接受這個叫我收

刀入鞘的法官又叫我再度揮刀，看來病痛磨損

了他鋼鐵般的意志。

他被我問得說不出話來，臉色一陣青，一

陣紅，他黯然神傷，喃喃自語：「我也是不得

已的啊！神沒聽我的禱告，不接我走，祂說我

們遇到的試探都是我們可以忍受的，還說會替

我們開一條路，可是我已經忍受不住了，祂就

是沒替我開路。」

我低頭不語，我不懂《聖經》，也不知道

怎麼安慰人，只是替他覺得可惜，我的雙手早

在十七歲時就沾滿血腥，不介意再多染上一個

人的血，但是賈法官不一樣，他一生清廉，秉

持公義，卻在生命的盡頭把持不住，那雙潔淨

的手竟被他自己的鮮血染污。

「你要做的事，你就快做吧！」他暗暗地

說。

「知道了。」我站了起來，告訴自己別那

麼多愁善感，既然拿了錢，就要把事辦好，這

才專業，但是我左看看，右看看，然後我震驚

地大叫一聲。

「怎麼了？」他問。

我雙手抱頭，大叫：「完蛋了，我的包包

不知道放到哪裡去了。」

「啥？」

我冷汗直冒，努力回想那個黑色包包到底

放到哪裡去了，裡面有一個裝滿訂金的信封、

一把貝瑞塔手槍和安樂死用的毒針哪！

我叫法官等一等，然後飛也似地衝出他

家，用最快的速度直奔教會。二十分鐘後，我

在教會找到那個包包，教會的人說沒人打開

過，我鬆了一口氣，應該是真的，不然他們早

(2008/01/01 2008/1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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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報警了，看來這群羊還滿老實的。這一切都

怪我自己，當月佈道結束後，我到一樓吃茶

點，包包就隨手擺在椅子上，我一瞥見賈法官

離開教會了，就急著要追上他，所以就忘了把

包包帶走，真是有夠粗心大意！

我背著包包，快步走出教會，沒想到才走

了兩百公尺，天邊又傳來一個響雷，我不安地

仰望這片黑壓壓的天空，開始下起了淅瀝淅瀝

的小雨，幾秒鐘後，小雨瞬間轉變為超大豪

雨，雨勢很大，風呼呼地颳著，雨嘩嘩地下

著，風追著雨，雨趕著風，整個天地都在雨水

之中，遠方的樓房和樹木都是模模糊糊的。

傘呢？我下午買的傘呢？該死！那把傘留

在星巴克。

我大罵自己糊塗，平時我絕不會這麼粗心

大意，今天不知怎麼搞的，忘東忘西的。附近

有一間麥當勞，我萬分不情願地衝進去，點了

一杯可樂和薯條，眼巴巴地盼望這場大雨趕快

停，好讓我早點辦完事。

一個多小時後，雨勢暫歇，已經晚上七點

多了，我冒著小雨一路衝回法官家，準備一股

作氣完成任務。

碰！我的包包掉落在地板上。

我心臟狂跳，仍舊氣喘吁吁，頭髮上的雨

水順著髮梢不斷掉落在地板上，也滴落在賈法

官冰冷的臉頰上。

不是我幹的！我發誓，不是我。

我踉蹌後退，怔怔地看著躺在床上動也不

動的法官，他的頭歪向一邊，眼皮是闔上的，

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像是睡著一般，他身上不

知何時換上一套乾淨的睡衣，但是不管我怎麼

喚他、拍他、搖晃他，他一點反應也沒有。

賈天恩已經死了。

但是兇手不是我，我發誓，我來的時候就

已經這樣了。

「我已經通知他教會的人了」看護阿姨走

了進來，「他們說負責人和傳道馬上就來了。」

四十多歲的看護阿姨塊頭很大，她眼角噙

著淚，臉色蒼白，手微微發抖，我曾有一度懷

疑是她幹的。

「那個……阿姨，妳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法官是怎麼死的？」我問。

她拭去眼角的淚水。「我才剛剛幫他洗完

澡，他就突然喊頭痛，所以我就抱他上床休

息，然後我去廚房煮飯，等我把晚餐端來的時

候……」她哽咽了。

「然後妳就發現他死了？」

她點點頭，開始抽咽。「我不管怎麼叫

他，他都沒反應，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因

為醫生說過，腫瘤轉移到腦部，剛好在一條大

血管旁邊，萬一腫瘤吃到血管，隨時都可能會

大出血，這會要命的，但是……也太突然了，

我是說，一點預兆也沒有，他只是頭痛而已

呀！就只是頭痛……」

我轉頭看著賈法官，他的表情很平和，看

來沒受什麼苦就悄悄地走了，在無任何外力的

協助之下。

我曲身為他蓋好棉被，又笑自己無聊，替

死人蓋什麼棉被？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這麼

做了，當我彎下腰的時候，我聞到賈法官身上

散發著沐浴乳的花香，他的雙手攤在身體兩

側，如往常一樣乾乾淨淨的，從未沾染血腥和

罪惡。 

我猜，他應該可以上天堂吧？說不定，他

人已經在天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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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的，我為他高興，當年他法外開恩，

給我一個自新的機會，而且他是真的關心我，

如果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也有人願意多罵我

幾句，教導我明辨是非，那麼我應該不會誤入

歧途。

今天，沒有人殺人，也沒有人被殺，只有

一個受苦的義人安息了，我很高興沒有傷害自

己的恩人。

「先生，真的很可惜，你特地來找他，卻

來不及見他最後一面。」看護阿姨說。

「妳知道我要來？」我一愣。

「對啊，我下午從外面回來之後，法官在

床上看書，不過心神不寧，動不動就看窗外。

我問他怎麼了，他說他在等人，說等一下會有

人帶東西來找他，說那個人帶來的東西是他最

後的心願。」

她眨眨眼，好奇地問：「先生，你到底帶

了什麼東西要給他啊？」

「這個嘛……」我不知該怎麼回答，安樂

死的毒針已經派不上用場了。

「沒什麼啦，只是個

見面禮，不過他已經用不

到了。」我說。

語畢，我拎起包包，

轉身離去。

雨停了，地面上水窪遍佈，方才的狂風似

乎把厚重的雲層吹走了，現在一輪杏黃色的滿

月高掛夜空，宛若嬌羞的少女，一會兒鑽入雲

中，一會兒又撩開面紗，羞答答地探出頭來，

銀霧般的月光灑在大地上，整個世界顯得那麼

恬靜而祥和。

我還有一個地方要去，還有一件事要辦。

我邁著堅定的步伐，筆直地朝目的地走

去。二十分鐘後，我已來到教會門口，已經晚

上八點多了，某幾個樓層仍舊燈火通明，看來

還有活動在裡面進行。大廳裡一個人都沒有，

我推開沒上鎖的玻璃門，再一次潛入教會，直

接上到四樓，電梯門一打開，就傳來發聲練習

的聲音，會堂裡有十幾個人在裡面練詩，他們

盯著手上的詩歌本，沒有人抬頭看我，我走到

會堂後面的一個大箱子前面，上面寫著「奉獻

箱」三個字，今天看到有好多人投錢到裡面

去，應該是這個沒錯！

我從包包裡取出兩個飽滿的牛皮信封，一

包是訂金，一包是尾款，我在信封上寫上「賈

天恩」三個字，然後看了這兩個裝滿錢的信封

▲如果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也有人願意多罵我幾句，教導我明辨是非，那麼我應該不會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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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眼，下一秒鐘，我把這些賈法官一生的

積蓄投入奉獻箱。

這的確是一件很不專業的蠢事，但是我心

裡卻很踏實。

我回想著今天發生過的每一件事，說也奇

怪，這樁「協助自殺」的委託是你情我願的交

易，照理說，應該簡單得不得了，明明沒有天

使攔阻我，也沒有天兵天將來保護賈法官，但

我就是沒辦法順利完成任務。

今天真是諸事不順，狀況連連，兩場惱人

的大雨，再加上一連串的意外和糊塗事……

一切純屬巧合？還是我真的太笨、太倒

楣、太不專業了？

也許我根本不適合當殺手……

我溜出教會，抬頭看著這棟高聳的建築

物，我想，我不會再到這間教會來了……。

起 碼 不 會 再 以 大 野 狼 的 身 分 進 去 了 。      

後記：

這是一篇純屬虛構的短篇小說。

「我不想在教堂裡殺人。所以，我打算晚

一點再動手。」

很聳動的開場白吧！是否在第一時間吸住

您的目光，讓您心驚膽跳，欲罷不能地看下

去？這就是小說的魅力。

說起來，《聖經》裡有一大半的經卷都是

以小說的形式寫成的真人真事，有人、事、

時、地、物和精彩的對白，作者們用最通俗淺

顯的筆法闡明深不可測的真理，如同音樂事

奉、文字事奉的範圍寬廣，形式多元，小說是

其中一種形式，只是在本會鮮少有人創作。希

望藉著這篇拙作達到拋磚引玉的功效，期待未

來我們可以讀到更多優質小說。

這一次，我嘗試用懸疑小說的筆法來寫一

篇信仰小說，我不諱言這篇小說有點驚悚、陰

暗、悲苦、無奈，還有不少諷刺的意味，因為

這是「小說」，不是「童話」，小說就是要反

應人生，刻畫人性，把現實的截斷面血淋淋、

活生生、原汁原味地呈現出來。

不法人士偽裝成信徒進入教會招搖撞騙，

時有所聞，這種情況在末世只會越來越多。在

這篇小說裡，為了營造戲劇效果，我把「騙

徒」換成「殺手」，並且以第一人稱「我」來

寫這篇小說，為的是讓讀者能在最快的時間融

入角色，用狼的冷眼觀察周遭的人、事、物，

藉此突顯出教會內部的軟弱和危機，並且試圖

喚起大家注意，留給讀者一個省思的空間。

這是一篇沒有犯罪的犯罪小說，也是一篇

不見神的信仰小說，沒有天使、沒有天兵天

將、沒有榮光、沒有異象，也沒有完美無暇的

基督徒，甚至連主耶穌的名字都沒出現過，只

有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凡人。

兩場大雨再加上一連串的小狀況巧妙地調

整了殺手和法官的腳步，及時攔阻一場你情我

願的謀殺，這樁犯罪根本還來不及開始，身兼

委託人和被害人的法官就已經安然離世了。

這一切是巧合，還是神蹟？就留給讀者自

行認定了。

但是，您不難看出誰是隱身幕後的群羊守

護者，不用我明說，您也該知道這位良牧是誰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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